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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耳欲聋的思念，从不依赖华丽的辞藻。
——湖北日报

这个故事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它让我们开始意识到，
黄发之下，可能是一个用叛逆来包裹脆弱的孩子。它击中
的，是对所谓“坏孩子”的重新审视，也是这个社会对理解
与宽容的深深渴望。 ——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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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挣学费
每天搬上万斤瓜，收入有两三百元

武阿妮是一名“00后”返乡创业青年，在兰州经营着一家
培训机构，今夏，她开始做助农工作，往返于甘肃多个西瓜产
地收瓜、装瓜，再运到南方售卖。她第一次见到搬瓜小队的几
名少年是在会宁县的一个市场里。

在人来人往的集散市场里，这个搬瓜小队看上去很显
眼，“因为他们都染了五颜六色的头发，看上去很像‘精神
小伙’”。武阿妮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也难免有些许偏见，以
为他们只是在这里“混来混去”，但是少年们的主动、积极
很快消除了这种偏见。

装瓜、搬瓜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通常情况下，一车
瓜有6万多斤，六七个少年每人少说要搬1万斤，如果上午、
下午都有活儿，一天内搬两万斤也很常见。顶着烈日，少年
们赤着上身不停地弯腰搬瓜、装车，后背被晒得脱掉几层皮，
他们告诉武阿妮，脱掉上衣是因为没有地方洗衣服，流汗之
后直接擦也更方便。

渐渐熟悉之后，武阿妮得知，搬瓜少年们年纪都在十
六七岁左右，是会宁县当地的学生，他们多数家庭拮据，所
以就趁着放暑假，靠搬瓜来为自己挣学费、零花钱，“好的
时候一天收入有两三百元。”

因写信大火
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近况

搬瓜很苦，但是少年们每天仍然乐乐呵呵地在市场里
找活儿，这让武阿妮对他们的故事产生了好奇。于是，“一
封‘精神小伙’的信：致我十年未见的妈妈”就这样诞生
了。写下这封信的是搬瓜少年——马正，在他读小学一年
级时，母亲离开了家，家中就剩下爸爸、奶奶、弟弟和他。

“同学笑话我没有妈妈，但不等他说第二句，我的拳头
已经落在他脸上。那一刻我分不清，是恨他们，还是恨自
己的家庭。”15岁时，马正休学去了兰州，问遍了饭馆、工
地、理发店才发现，这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打杂学徒都没人
愿意要。熬了四个月才被舅舅带回学校。他彻底体会到：
不用谋生吃苦，安心读书，才是真幸福。

马正靠着田径特长考上体育学校，但是当得知训练的钉
鞋要一千多元时，他选择了放弃，偷偷找到老师退掉了学费。

已经61岁的父亲很难再找到工地上的工作，马正就只
能靠搬瓜为自己挣学费、生活费。马正说，搬瓜小队六七

个人住在路边的一间屋子里，大家和父母打电话，都要谎
称吃住都很好。

在信的末尾，马正写道：“这么多年过去，心里的怨恨
也消了大半，心底只藏着一点期盼。我常假装不在意，四
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呢？让我写下
这篇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布出来会被很多人看见。倘若
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一次
你的小孩吧。”

少年们现状
已回家等待开学，对走红十分无措

信件公开后，许多网友留言：“作文纸上好多泪痕”“他的
作文里半句抱怨都没提，全是攒了多年的柔软想念”“瓜没装
完不能写，人生也没等他长大才开始”……

也有很多网友称，想要资助马正和搬瓜少年们。
8月4日，武阿妮告诉记者，如今当地的西瓜已进入尾

声，少年们已陆续回到家中，面对爆火后的流量，他们十分
无措、害怕。也有自媒体、主播前往其家中，将马正拉到瓜
地里拍视频，无措的他只能向武阿妮和丁一求助。

“孩子们也得到了一些资助，尤其是马正，短时间内他
的生活费、学费不是问题了。”武阿妮告诉记者，目前搬瓜小
队的少年们都在等待开学，放弃体育学校的马正也计划去读
职高，虽然有网友称可以赞助他钉鞋，但武阿妮表示，“重新
去读体育学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仅是一双钉鞋就能解
决的问题，现在去读职高也许是他当下的（最优解）。”

有网友在感动之余揣测他妈妈是否“被拐后逃跑”，博
主“丁一”在评论区回应：不存在被拐，妈妈是本地人，与家
里舅舅、外公和大姨都有来往。对于能否帮少年找到妈
妈，博主称后续还在对接中，不会贸然前去打扰，正询问少
年妈妈娘家人的意见。

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同学提
起你，我总在第一时间冲上去揍他，打坏过好几副眼
镜。但这次握笔，已经没什么波澜了。

说实话，如果围绕“妈妈”来写，那我整篇作文只
有这几个字：“瘦子、圆脸、牙有点豁。”这是我记了快十
年还没有忘的样子。除此之外，关于你的性格之类的，
我只能看着别人的妈妈来想象。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
所有记忆，就借此机会说说，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吧。

我讨厌了你很多年，当时我才上一年级，弟弟上
幼儿园。就在某一天放学的晚上，你没有在家，我四
处找你，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你的身影。两三天后才
有人告诉我：“你妈走了，不要你了。”初中班主任给我
们说过，天底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我的母
亲，为什么就没有传来一点消息呢？我当初拼命想找
出你不舍的痕迹我甚至期盼一个简单的告别，可你走
得太干脆了，什么都没有留下。真的难受……我之前
偷偷哭过好几次，都是因为没有你的原因。但后来我
终究接受了现实：你不会回来了

后来的日子平淡到时间慢慢模糊，爸爸还在工地
上搬砖、扛水泥，家里就剩弟弟、奶奶和我。奶奶一个
人照看我和弟弟，就这样慢慢地长大到现在。

六年级时，我放学路上遇见发小，那是我第一次
在外面鬼混，有刺激，也有时会害怕别人异样的眼
光。晚上偷偷带烟回家，钻进厕所学着他们抽烟，猛
吸一口，呛出了泪，脑袋发昏，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
说实话，那次体验感很差，但我还是想一遍遍地模仿，
假装自己成熟。那年还偷偷刷了爸爸卡里一万多充
进游戏。我已经记不清那晚我是咋熬过来的，只记
得，爸爸每天在工地上干到凌晨，每顿都在吃凉面。
后来我后悔过很久。可道路一旦偏离就很难再调整
回来，我开始逃课、打架、抽烟喝酒。反正不做好事。
总之妈妈，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坏习惯，我几乎都
染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变得浑身是刺。同学笑话我
没有妈妈，但不等他说第二句，我的拳头已经落在他
脸上。有一次打架撕扯，硬生生被掀掉了一块指甲
盖。我满地寻找，天真地以为只要拼回去就能完好如
初。那一刻我分不清，是恨他们，还是恨自己的家庭。

家长会是我这些年唯一想起你的时刻，看到空着
的座位，有过无数次试图改变。但这样的坚持从没超
过一天，我又会回到那个“精神小伙”的队伍。后来无
法忍受学校的约束，索性休学去了兰州。那年我还不
到15岁，想象着脱离束缚会闯出一番天地。所以和爸
爸大吵一架才离开。问遍了饭馆、工地、理发店才发
现，这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打杂学徒都没人愿意要。可
我拉不下脸回家就这么硬撑着，窝在出租屋里啃干饼、
吃菜，熬了四个月才被舅舅带回学校。嘴上依旧吵闹
着，心里却无比感激，他主动给我台阶，毕竟那段日子我
彻底体会到：不用谋生吃苦，安心读书，才是真幸福。

我借着田径特长考上体育学校，本该开启新人
生，可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得一千多时，我所有期待
落了空。偷偷找老师退掉学费，放弃了这条路。爸爸
已经61岁了，工地上没人敢聘用他经常赋闲在家，奶
奶靠砸杏核补贴家用。我不敢任性追梦，还是打算在
县城选个学校，学点技能。

其实除了学费，我放弃体育还因为害怕晒太阳。
我文化底子太少，很难跟你形容瓜地里的太阳有多
毒。每天四五点起来，晚上才收工，上万斤瓜在手上举
起放下。但所有劳累，都比不上烈日暴晒的痛苦，像火
烤，像针扎，全身褪过好几层皮，晒得黝黑，连奶奶都快
认不出我。有一次摔下来，肋骨蹭出一条血痕，疼得喘
不上气，但我强撑着干完活，生怕被老板辞退。所以我
现在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坐在屋子里面，每个月五六千
就足够，只要不用晒太阳，我就觉得幸福。

我们六七个人住在路边一间破旧房子里，没活的
时候就省钱不吃饭，只吃瓜、睡觉。大家和父母打电
话，都要谎称吃住都很好。我没有这样的烦恼，反正也
没有人会主动问我。领到第一天工钱两百多，我跑去
给奶奶买了烧鸡，给弟弟添了新衣，剩下六十块染了黄
头发。我总觉得这样打扮，看起来更不好惹。这样大
手笔花一次后，就得好好攒钱，交学费、换新手机。现
在用的这部手机屏幕已经换过三次，实在扛不住了。

但是妈妈，你也不用牵挂。奶奶对我很好，当初
我从学校跑出来两天没有回家时，别人都说她整日痛
哭。看见她苍老的皱纹，我也跟着大哭一场，从那之
后就不再逃学了。至于弟弟，我已经踩遍了所有的
坑，吃够了苦头，不会再允许他的人生重蹈覆辙，我会
替你们，好好管好他。

太晚了妈妈，我在交易市场上写作文，光线有些
看不清，就写到这里吧。这么多年过去，心里的怨恨
也消了大半，心底只藏着一点期盼。我常假装不在
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
呢？让我写下这篇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布出来会被
很多人看见。倘若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
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一次你的小孩吧。

搬瓜少年写《致我十年未见的妈妈》获赞近300万

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呢？

近日，旅游博主“丁一之旅”发布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视频记录了
一群搬瓜少年的故事。少年之一马正（化名）应博主的邀请，以“致我十年未见的
妈妈”为题写下了一篇让无数网友为之落泪的作文，截至8月4日下午，视频获
赞已近300万。

最初发现搬瓜少年，并邀请丁一来为他们拍摄的博主“武阿妮”日前接受媒
体采访。她透露，今夏她一直在甘肃做助农工作，常往返于甘肃的多个西瓜集散
市场收瓜，她在会宁县的市场上认识了这几名少年。

综合大河报、湖南日报、济南时报、红星新闻等

致我十年未见的妈妈
■马正

正在写作文的马正正在写作文的马正

媒体热评

少年们表示少年们表示，，脱掉上衣是因为脱掉上衣是因为
没有地方洗衣服没有地方洗衣服，，搬瓜流汗之搬瓜流汗之
后直接擦也更方便后直接擦也更方便。。


